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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姓名研究

赵苏顿色日乐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8） 

摘　要：每个民族社会人使用的国际通用民族姓名符号既是表明每个民族社会成员彼此间或相互关系的必然联系形式和具体可被识别的

程度等的社会唯一文化标志符号,它自身还往往隐含着和反映出其社会成员以及本地域的该民族、本地区人独有的各种特定文化历史、语

言、习俗、宗教信仰、世界观、族际民间相互交往与行为举止等方面诸多历史信息,具有可指代性符号性的丰富性多和符号时代性的强性

等特点。本文重点介绍从研究民族地区姓名起源中的历史人文本质、姓名起源后的姓氏文化历史演变发展历程以及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相

关轨迹分析等这几点方面来详细系统地解读了姓名文化,从而展现出处于多元文化文化背景下的蒙古族人民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又顺应发展,

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后产生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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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是文化符号

姓名通常是指某一个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它又蕴含涵着更丰

富多样的中国社会文化内涵 , 是中华民族人类文化历史的一重要精

神组成部分。在西方世界及当前中华民族这样个多民族、一体化经

济生活中的这个特殊历史民族环境体系构成中 , 每个民族主要的民

族地区及独特鲜明的历史民族姓名文化符号等都是应当赋有属他族

自己的特定鲜明的地方文化民族特色 , 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

积极适应主流文化的发展。姓名是社会成员相互联系和识别的语言

符号。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和变化，反映了宗教信仰、

两种世界观、风俗习惯、语言等，记录了其民族地区的历史、民族

交流等信息。研究他们的姓名将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民族心理、生活

习俗、历史和文化。

人类学对姓名的特别关注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埃文斯 - 普理

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则指出，姓名在努尔人社会中不同仪式场合的

多重形态，不仅是姓名的一种分类性的体现，实际上也发挥了社会

协调的功能。同埃文思 - 普理查德一样，列维 - 布留尔 [] 也强调

姓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列氏认为，对于二者而言，实

际上是姓名对社会关系起到了更多的影响作用 []。

人名作为社会成员的象征，像棱镜一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

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信仰、心理和审美情趣，不可避免地反映

了社会现象、历史特征、时代、民族关系、文化进程等的真实情况，

也是社会和文化的象征。对姓名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国家、不同时

代、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变化。因此，姓名的文化资源对于人类

学的工作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蒙古族人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民族。不难发现，蒙古族人民自诞生以来，从未停止过与中国

部落、民族和文化的交流。粗略地观察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人

们会强烈地感觉到，蒙古族姓名文化不仅有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且

总是开放和吸收周围的群体和民族文化因素，进一步丰富、完善和

融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体系。因此，蒙古族姓名文化的变迁过

程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

各民族的民族关系。本文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田野点作了分析。科

尔沁左翼中旗，简称科左中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位于内蒙

古、吉林、辽宁交界处的金三角，隶属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共有蒙古族、汉族、蒙古族、回族、朝

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 15 个民族。科左中旗总面积 9811 平

方公里，人口 53.7 万，农牧业人口 44.9 万，其中蒙古族人口 39.5 万。

它是中国县级地区蒙古族人口最多的旗县。

多元文化的融合

吸收佛教文化

13 世纪中后期，梵文和与佛教有关的梵文姓名通过维吾尔语

和藏语直接传入蒙古族社会，使原始蒙古语姓名吸收了藏传佛教文

化元素。根据历史记载，藏传佛教（黄帽教，或喇嘛教）在 16 世

纪下半叶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青睐。从明朝北元与明朝的对峙、蒙

古上层阶级的内讧，到清朝——蒙古族统治者“黄教服从蒙古”的

软而怀柔政策的实施过程，再加上蒙古上层社会以各种法典确定的

喇嘛教和上层僧侣的法律统治地位，藏传佛教与蒙古社会关系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 []。在藏传佛教多年的影响下，当时的蒙古

族人民的姓名中便能体现出蒙古文化引用了藏族文化元素，其中重

要见证和反映蒙藏关系的是蒙藏命名。例如，多里吉（金刚）、甘

卓尔（秩序与权威）、扎西（吉祥）、巴拉吉（佛陀赐予）、桑吉（佛

祖，觉醒）、塞珍（长寿）、德吉（平安与幸福）、尼玛（星期日出生）、

黛青（极乐谷）、珠乐（佛堂供灯的意思）等。

从清朝乾隆时期到至今，蒙古族人民信奉藏传喇嘛教的历史

已有数百年，整个民族都在虔诚和信奉。从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藏族

名称的语义和数字分析来看，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一直在变化和

发展。作为文化的另一面镜子，姓名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自清末，汉族移民入内蒙古，姓氏也在蒙古人之中出现。最开始出

现姓氏的主要原因是蒙古族人民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科尔沁左

翼中旗是内蒙古民族地区是最早开始运用姓氏简化的一批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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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姓与名并用的地区。该地蒙古族都有汉姓，“我们老包家”“我们

老白家”这种姓氏的介绍也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被提到，因此，

他们的姓氏与名字往往把汉姓与人名并用。

吸收汉文化

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语言的相互学习是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最

大和最直接的表现。即民族语言是姓名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科尔沁

左翼中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在这种环境下，蒙古族人民

的经济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教育和文化相互影响、互相借鉴。蒙

古族人民与这些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牧区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在

混合民族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和改变。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人们

的姓名也必须受到影响。

现如今，在中国的大部分蒙古族民族地区，有大量的蒙古人

用汉语命名。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反映了蒙汉民族长期的交

往交流交融中姓名文化的文化融合与互补。如：海虎、山虎、青山、

金柱、银柱、国梁、李英杰、金荣、银泉、满泉、双柱、赵文志、、

双全、双山、陈宝柱、吴全福、吴桂林、双山、杨海林、杨国林、

晓峰、银峰、宝泉、连锁、银锁、双喜、七斤半、双月、九月、金

荣、桂兰、金宝贵、来喜、国英、玉宝、玉柱等等。

蒙古语名字主要用于家庭内部或使用蒙古语的语言环境中，甚

至一些人的蒙古语名称也仅用作昵称。这主要由社会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所影响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地理位置的接近使其与各民族相

互交流和引用，这是蒙古人用汉语命名的最直接的原因。社会和历

史的发展往往是各种文化因素和人类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地

理环境、文化传播、创造和发明、生产方式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调整等重大变化都是社会变革的原因。蒙古人

姓名的汉化是现代蒙古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

结语

姓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姓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而

且在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谈到民族大融合 ,

我们又必须着重谈谈民族历史基础上重建的新民族关系。“在中国

历史上 , 各民族根据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形成了不同的经

济结构”, 如中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生产的方

式和中国汉族古老的游牧农业及其生产方式 , 他们“相互交流，交

换需要的东西，并根据国家自身的需要，逐步形成具有分工性质的

供求关系。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和几次重大分裂，但各

民族的经济交流从未停止，始终相互依赖。”

总之，蒙古族人民的服饰、饮食、生活等风俗文化反映在蒙

古族人民姓名中，具有鲜明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征。虽然随着环境

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习俗已经逐渐改变或消失，但一些

习俗，如饮食和服装习俗，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相结合，共同发

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习俗和文化。

姓名是社交的产物。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姓名的调

整自然首当其冲。20 世纪，历史将处于边缘地区的蒙古族置于中心，

从而将其置于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中。尤其是异质

文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导致蒙古族人民陷入了维护传统文化和承认

异质文化的历史困境。正是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蒙古族人民

的姓名积极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交流需求，例如简化音

节以便于交流，并通过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不断提高自己。

这一切都是在与异质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对话中实现的，在内容上内

化了儒家文化，在形式上植根于蒙古文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中是一

个凝聚的核心，它不断融入新的血液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 []，各民

族“多元文化”的存在，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蒙古族作为“多

元文化”的一分子，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核心体系，与汉族和其他

少数民族成为“一体”是历史的必然。蒙古族姓名的历史演变虽然

这只是从其中一个简单侧面来验证反映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一

个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一体格局概念的初步形成过程 , 却为中华民

族的融合作了很好的诠释，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镜象。蒙古族姓名

的历史演变虽然这只是从其中一个简单侧面来验证反映了费孝通先

生所提出来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一体格局概念的初步形成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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